
禽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離婁下》

「大船～大船～，要入港～」

「營部，營部，這裡是「三兩么」觀測所回報，已目測到從台灣來

的補給艦，雷觀機（雷射觀測機）所測得的距離為1萬2千公里。」

「瞭解，營部收到！」

「船～船～船～船煙白茫茫～，我～我～我～目睭漸漸紅～」

「紅中」你賣擱唱ㄚ啦，有夠吵ㄟ啦！我都聽不清楚電話中營部的

聲音了啦！

「OK、OK，『 NO  趴葡潤 』！」

大家今天的心情都很好，因為從台灣來的補給艦剛到馬祖，這表

示又有「好料」要來了，只要等到「清運」完後，就可拿到書信、食品、衣

物等，這在物資缺乏的前線還滿重要的；不過這些尚是其次，最主要

的是感受到親人及朋友的關心，這是當兵的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糧。

「小余，上航次你家裡寄來的黑橋牌香腸有夠好吃的，不知這次還

會不會寄來？」「紅中」一邊用雷觀機監測海域，一邊滿懷期待的說。

「紅中」，本名洪瑞中，和我是民國76年同梯次入伍者，入伍前是

做「綁鐵枝」的，身材瘦高，來馬祖北竿島後被選去幹訓班，結訓後成

為下士班長。雖然學歷不高，但反應頗為敏速，加上在基地時，馬防部

（馬祖防衛司令部）來測驗體能戰技時的表現不錯，因此擔任觀測所

的副所長。由於是同梯之故，所以交情還滿好的。

馬祖前線物資貧乏，伙食並不佳，葷食除了白帶魚外，就只有罐

頭肉，除非過年過節及勞軍外，否則難得有加菜的機會。

「小余，十一點多了，下哨了，換我來顧。」「宏大仔」終於來了。

「宏大仔」，叫做陳世宏，算是老兵，觀測所內只有所長比他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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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這個人倒很好相處，只是個性比較圓滑，非常機敏，和所長、輔

導長的關係很好。

「剛才和昇仔去挖海瓜子，等一下可以煮湯。因為我要值勤所以先

回來，昇仔在收尾，會晚一點回來。小余，你就去打飯一下吧！」宏大

仔說。

「昇仔」，叫做許宗昇，和宏大仔的交情不錯。

我們守第一線海防的據點原則上是不能開伙煮飯的，以免暴露位

置，所以由山丘後的連部統一做好飯菜後，各據點再派人去打飯回來。

因為要翻過山丘，路途還滿遠的，再加上等待的時間，往往來回將近

一個小時。按值勤表的順序，應該由昇仔去的，不過「老兵有交代，菜

鳥得忍耐」，雖然我已不是菜鳥了，剛升「上兵」，但出去透透氣也好，

我下了哨後，就準備去連部。

我們觀測所的編號為「三兩么」，附設於「兩八排據點」內，成員共

有六位。馬祖的戰備防守大致分為兩部分：一是到「後方訓練基地」操

磨戰技（俗稱下基地）；二是去「前線據點」防守海岸線（俗稱守海防、

守據點）。以營為單位，約一年為期，輪流互調。而守海防者分成「出

勤構工」和「留守防衛」二類，大家輪流。我們觀測所的編制為：留守者

四人，出勤者二人，因此我只要帶四個便當去連部裝回飯菜即可，重

量算很輕了；兩八據點的打飯人員可就慘了，因為他們是『排據點』，

人數較多，翻山越嶺的，可就累人了。

    「呷飯了!」我打飯回來，略帶喘氣地說。

    「今天又夠是白帶魚！上次我家信中說這航次會寄牛肉乾過來，到

時請大家吃。」宏仔大方地說。

    「不知道今天出勤的人在做甚麼？有沒有去補給艦上清運？上航次

沒收到信，這次家裡不知會不會寄信給我？」紅中邊吃邊說。

    清運補給艦的工作主要是由後方訓練基地的連隊負責，不過我們

守前線海防的出勤人員，往往會被調派去支援很多雜務，其中清運補

給艦的工作大多跑不掉，這是一項很累人的苦差使，不過晚飯時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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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放我們回去，否則夜晚海防由誰看守。後方訓練基地的連隊就慘了，

整個晚上都得工作，直到清運完為止，白天再補休。大致來說，「後方

訓練基地」的操練與勤務比「守前線據點」的連隊辛苦很多，而守前線

據點的「出勤構工」者是比「留守防衛」的人累些，至於觀測所的留守人

員不需保養槍砲，所以更是輕鬆。

    「海瓜子湯煮好了，來吃吃看，味道如何？」昇仔在鍋裡插了兩根

電湯匙將水煮滾後所作出來的。

    「好呷！」宏大仔讚美的說。

    我是不太想吃，紅中吃了幾顆後，淡淡的說：「還不錯啦！」

    吃完飯後，我將剩菜剩飯拿到屋外餵狗。我們觀測所養了兩隻狗，

一隻叫做「阿勇」，一隻叫做「黑妞」。「阿勇」是隻公狗，形軀壯碩雄健，

全身黃褐色的短硬毛，根根扎人，配上粗豪響亮的吠聲，使其顧盼之

際甚為威猛，遇到狀況則勇往前衝，因此我們就叫他「阿勇」；「黑妞」

是隻母狗，毛色黑亮，體型略為嬌小。如果以「狗齡」來說，他們還小，

應該屬於青少年時期，不過其眼中所透出的神采頗具靈性，尤其是阿

勇，對周遭環境變化的感應極為敏銳，一有狀況就會高聲狂吠，兼之

全天候的盡忠職守，可說是我們觀測所之寶。我們對他的信賴比對槍的

倚靠更甚，有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站崗時，摸摸他就令我安心不

少。我很愛狗，留守時，大多由我餵食，而他們也特別喜歡和我親熱。

    傍晚，出勤的所長和阿義回來了。所長說：「配合潮汐的緣故，明

天要大清運，剛才連長指示：『營部下令，各連隊要增派人手，因此每

個據點明天必須多派一人出勤。』所以據點只能留守三個人。」

    所長，是一所之長，又是「紅軍」，所謂「紅軍」就是快退伍者，那

當然是不用出勤受罪；宏大仔是老兵，還有二個多月退伍，他也不想

出勤；至於另一個留守者是昇仔，他說他今天去挖海瓜子時扭到腳，

愈來愈痛，希望能不出勤，加上宏大仔為他說話，因此留守。

    副所長紅中遵照指示排好值勤表後，我看他一臉不悅，我想我自

己的表情也好不到哪裡。早上出勤時，在往連部的山路上，紅中終於爆

3



發了：「幹！昇仔憑什麼可以在據點納涼，所長要留守我沒話講，宏大

仔是老鳥也說得過去，就算是小余你留守，我也認了，但昇仔入伍差

我們六梯，只是『一兵』而已，不管是按資歷或官階都輪不到他呀！小

余、阿義，你們說對不對？」

    「阿義」，叫做陳信義，是個菜鳥，剛調到觀測所，個性不錯，還

滿樸質的。他不敢發表意見，只有陪笑著說：「是呀！是呀！」

    其實我早就看不慣了，但又能如何，難道去跟他們吵嗎？還是想

調離觀測所這個涼缺？因此也只有罵一罵，發洩一下！

   紅中愈說愈氣：「每次看到他都在巴結宏大仔、所長，該他作的工作

都在推；不然就是做一些『五四三』的，然後牽拖。昨晚他還去買酒、小

菜和所長、宏大仔在那博感情。」

   「你還不是有在喝？」我虧他說。

    「那是被他們從觀測室拖出來的，不信你問阿義？阿義也喝了一些，

況且不喝白不喝，哪像你這顆『厭頭仔』。」紅中倒理直氣壯地說。

    我的個性溫和也很合群，但很少抽煙喝酒嚼檳榔，除非為了打通

人際關係等。那時軍中還有「香菸德政」，每人每月可用優惠價購買一

條煙，我都拿來做人情，或將「優惠配額」轉讓給別人。至於喝酒就敬

謝不敏了，因為喝酒容易出事或鬧事；再者，今日喝人家的，要嘛就

是嘴軟，要嘛就要日後回請，何必呢？而且很浪費時間、金錢，還不如

拿來讀讀書、寫寫信。不過，當兵的日子很苦悶，很多人都藉此作為發

洩的管道。

我是個大學聯考落榜生，進入部隊後，可能是心理作用，有時看

到大學畢業生當預官或當大專兵，都比我有尊嚴且輕鬆，而自己有時

都會受到一些羞辱，因此常激勵自己應當痛改過去的荒唐，利用在守

據點較有空時多看點書。記得剛到馬祖時，常被叫去搬石塊、扛水泥，

加上不適應天候而常感冒，根本揹不動一袋五十公斤重的水泥，老兵

有時會唸：「『眼鏡仔』，只會讀書嗎？體力有夠差的！」其後，經過下

基地的操磨，體能有如脫胎換骨，在馬防部（馬祖防衛司令部）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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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能戰技」檢測中，竟奪得全連第二名，真是跌破大家眼鏡，連我

自己都不敢相信，還放榮譽假呢！感覺自己在連隊的地位陡然提升。現

在去搬水泥，不僅能自己上肩，而且一次扛個二包都不成問題。後來

「師部」要考軍法常識，大家在惡補之下，全連只有我滿分；再加上當

時連上弟兄的學歷都不高，而我讀的高中還稍有名氣，因此所長那時

指定要我進入觀測所。

    紅中還在一直碎碎念：「清運的時候就躲在觀測所中；遇到上級要

來督導或觀測所測驗時，又要搶著出勤來逃避。好康的都是他們的，我

們就注定衰嗎……」

    我感慨說：「搞不好我們以後的行為，就會像所長和宏大仔一

樣。」

    「才不會呢？我們能來觀測所是因為我們的表現傑出，要不是所長

的私心，宏大仔和昇仔怎麼能進來觀測所這個涼缺？」紅中豪氣的說。

    「臭屁！」我雖口頭這麼說，其實很認同紅中的話。

    到了連本部，吃完早餐，各據點出勤人員集合完後，就到港口協

助清運。從早忙到晚，真是有夠累的！晚上回到觀測所後，所長已排好

輪值表，由宏大仔和阿義出勤。因為隔天是週日，出勤的人員就等於放

假，阿義這週天天出勤，也是該犒賞他一下了！

    週日的值勤，頗為輕鬆，很少有那種不識相的長官會跑來巡察，

所以在假日，據點留守的下哨人員，就有點半放假的意味。其實在馬祖

北竿島的休假很是無聊，因為全島就那麼大，娛樂設施很少，也沒什

麼好玩的。電影院就只有官方的「中正堂」，連個「卡拉 OK」、保齡球館

都沒有。加上憲兵又多，若被記個「違紀」，可就慘了！所以大家頂多

是到「MTV」店中選個影片來看看，或到漫畫書店逛逛，然後吃吃喝喝、

打打撞球，若累了就回據點睡覺，等到傍晚收假時間一到，再回連本

部集合。因此宏大仔和阿義中午在外面吃完飯後，下午就回到據點休息，

兩個人的臉上都有點紅紅的，看來是喝酒了，而且還帶回一瓶參茸酒

請大家喝。宏大仔一回來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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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還記得兩八據點那一隻癩痢狗『皮仔』嗎？幾天前牠自己又跑

回來了。」

    兩八據點養了兩隻公狗，一隻叫「小白」，一隻叫「皮仔」。「小白」

是隻白色的老狗，不過還很機敏，滿盡忠職守的，很會撒嬌，喜歡我

們摸牠；「皮仔」時值壯年，不過卻很皮，常常會繞跑出去逍遙風流，

吃飯的時候才會回來。後來不知怎麼地染上了皮膚病，大家都很討厭他，

前一陣子突然消失不見了，以為他死了，這幾天牠又跑回來了，神奇

的是，皮膚病竟然好了！

    「是不是上次『肖豬哥』想上黑妞，卻被阿勇咬傷腳的那隻皮仔？」

所長說。 

    我們觀測所雖附設於兩八據點中，不過並不連在一起，而是要經

由據點中的一段戰備坑道才能到達。說來奇怪，狗狗好像不太喜歡走坑

道，除非我們吆喝或用拉的，他們才敢進去，因此觀測所的阿勇、黑妞，

和五六據點的小白、皮仔很少會在一起。那麼皮仔是怎麼跑到觀測所的

呢？原來牠經由外面的山路，繞了一大圈，才能到觀測所外。那次我們

聽到所外激烈的狗叫聲，是皮仔色膽包天，想要欺負黑妞，不過得先

經過阿勇這一關，皮仔年紀雖比阿勇大，但體型較小，結果被阿勇痛

扁一頓，雖然受傷，但仍在遠處觀望，氣得我要拿掃把打牠，牠才嚇

得快跑！

    「沒錯，就是那隻！聽說他們要將牠宰來吃。」宏大仔說。

    昇仔喝了宏大仔帶回來的酒後，略帶興奮地說：「很久沒吃狗肉了，

狗肉配酒喝最補了！剛好天氣開始轉涼，現在吃最是時候！」

    我是沒吃過狗肉，雖然喜歡狗狗，不過也不是很排斥，狗肉在漢

朝時還是主食之一，以前讀書時還記得鴻門宴中的樊噲是位屠狗英雄，

只不過感覺有些殘忍。雖然對狗肉的興趣不大，但對那一隻有自癒能力

的皮仔頗有興趣，想看看牠現在的樣子和以前瘌痢狗時有何不同？我

說：「我要去兩八據點看一看。」

宏大仔說：「我也要去，而且要把阿勇和黑妞也帶去，讓他們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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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最後一次相處在一起。」大家起鬨說好，由於所長和紅中在值勤，因

此宏大仔、我、昇仔、阿義帶著阿勇、黑妞往山路繞到兩八據點。

    快到兩八據點時，就看到一個老兵蹲在據點外，在皮仔的頸上綁

項圈，宏大仔和他打招呼：「『狗熊』，你在幹什麼？」

    「狗熊」，叫做蘇國雄，是個老兵，和宏大仔同梯，聽說當兵前是

個廚師，還有二個多月就退伍了，在據點中說話也滿有份量的。梯次比

他低的弟兄都叫他「雄哥」。

    狗熊站起來和宏大仔打招呼說：「喔，是宏仔，我準備要幫皮仔洗

澡，怕他會跑掉，所以幫他綁上項圈，比較好控制。對了，我們據點最

老的兵「周公」再過五天就要退伍了，今天我們要替他慶祝，他要請我

們喝酒，我們要加菜，主菜是皮仔，記得來吃喝喲！小余，晚上和所

長、紅中也一起過來。」

    我回答說：「雄哥，謝了！所長和紅中現在正在值勤，再過十分鐘

我就要回去接替所長上哨了，等一下我會轉告他們的。」並彎下腰來摸

摸皮仔，有點不捨說：「雄哥，皮仔現在看起來還滿健康的嗎？可是他

以前得過皮膚病，這樣還可以吃嗎？感覺有點可憐耶！」

    雄哥說：「吃是沒問題啦！我們本來也不想殺他的，希望他會幫我

們顧據點，可是他皮膚病好後，似乎聽覺和嗅覺都不靈敏了，光會吃

而已，晚上有人接近據點他都不會叫，我們據點指揮官要把他趕走，

後來大家說不如宰來吃好了。最近兩天，餵他吃的可好囉，還有人還幫

他按摩喔！」

    宏大仔說：「這麼爽，你們也算對得起他了！」

    昇仔說：「其實皮仔應該還沒爽到，因為皮仔最色了，如果找隻母

狗給他弄一弄，他才會真正爽。」

   雄哥說：「到哪裡去找母狗？別開玩笑了。」

    宏大仔說：「我們觀測所的黑妞就是母狗。」

    剛開始大家是打屁、開玩笑的，後來我覺得不對勁，因為昇仔真的

要去拖黑妞了，我嚇了一跳就說：「這樣不好啦！」阿義也說：「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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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噁心呀！」

昇仔聽我這樣說就不太敢去拉黑妞了，不過宏大仔卻說：「試試看

嗎，也不一定會成功呀！」狗熊基於新奇的心態，也趨向於附和。這時

兩八據點部分留守的人員也都過來湊熱鬧，大家嘻嘻哈哈的，都很好

奇：「皮仔到底會不會上黑妞？」

雖然我還在陪笑的說：「不要這樣啦，這樣不好啦。」但我覺得我

的聲音愈來愈小，感覺要棄守了。後來宏大仔說：「你不是要去上哨了

嗎？再不去就要遲到了。」

「唉！黑妞，我已盡力了，我實在是個無能的主人啊！」我只能黯

然的離去。

身後聽到宏大仔酸酸的說：「讀書人就是這樣，心腸較軟，囉哩囉

唆！」

「就是啊！而且也不是大學生，『假大扮』！」昇仔附和的說。

昇仔說到我心中的痛，氣得我真想去揍他，心想：「好歹我也是個

『上兵』，全連體能戰技第二，老兵都給我些面子，你不過是個『一兵』，

又是個馬屁精，什麼玩意兒！」但一想事情鬧大的後果，只有裝作沒聽

到，只能嘆氣了：「唉！難道服一個兵役，大家就變得冷血了嗎？還是

因為當兵的環境才使大家變得窮極無聊了呢？『雖千萬人吾往矣！』孟

子這句話說來容易做來難啊！還有七個月我才能退伍，這可真難熬

呀！」

    回到觀測所的值勤室，我接替所長站哨，並告訴他們兩八據點晚

上要歡送退伍的老兵，有酒肉可吃。所長下哨後，說他過去兩八據點看

一看，紅中一聽到有吃有喝的，也很有興趣，不斷問東問西的，我意

態闌珊的、有一搭沒一搭的回答。後來發現越界匪船的蹤跡，就開始追

蹤、定位、回報、驅離，忙了一陣子，終於搞定。不久，就看到阿義面帶

不悅，牽了兩隻狗回觀測所。

    紅中奇怪地說：「你們是怎樣了？怎麼去了一趟兩八據點，兩個人

都『結面腔』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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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之前大致的情形告訴了紅中後，然後問阿義說：「我離開後，

結果怎麼樣了？」

    阿義氣呼呼地說：「還會怎麼樣，黑妞就被拉過去了。該開始時，

皮仔還不敢上，因為阿勇不僅大叫，而且還作勢要撲向皮仔，要咬

他。」

「後來呢？」紅中聽的比我還入神。

「就是這裡我最氣！我也替阿勇、黑妞抱不平呀，就說『這樣不好

啦！』然後昇仔就對我兇說：『菜鳥仔，你惦惦；人家小余是上兵還可

以講話，你是幾梯的，有什麼資格說話。』然後叫我捉住阿勇，把他拖

到一旁，說我要是不出點力，晚上就不能吃狗肉。騙魈仔，我又不是沒

吃過狗肉，有什麼希罕！」阿義又氣又委屈的說。

紅中很不滿的說：「幹！不然他是幾梯的，才一兵而已，體能戰技

表現那麼差，還敢說大話！」

「後來呢？」我追問說。

阿義以不屑的語氣說：「後來才夭壽喔！皮仔就是沒興致，昇仔把

皮仔抱趴在黑妞的身上，皮仔仍舊硬不起來；結果，昇仔竟然幫皮仔

『打手槍』，讓他硬起來！宏大仔還幫皮仔『喬位置』，最後才能插入。」

   我和紅中兩人面面相覷，覺得太離譜了，我這時忽然聯想起「狼狽

為奸」的成語故事：「狼的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則相反，每行常架

於狼腿上，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紅中則忍不住說：「垃圾！」

   阿義接著說：「昇仔還奸笑說：『我們要幫阿勇、黑妞報仇的方法，

就是晚上多吃一些皮仔的肉。』」

    「天啊！這是什麼歪理，其他圍觀的弟兄都認同他們的作為嗎？難

道大家都在看熱鬧嗎？」我氣憤的問。

    「其實也不盡然，在你走之後，那時大家還都覺得很新奇、很有趣，

當皮仔趴在黑妞的身上時，還有人喊加油！但看到昇仔他們幫狗姦淫

的舉動時，有的人就覺得噁心而離開了，我還聽到有人在小聲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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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是礙於宏大仔、雄哥他們是老兵吧。我本來也想走的，但宏大

仔叫我捉好阿勇，不得已只有在那邊『傷眼睛』。」阿義回答說。

    唉！幸好還是有些人的人性是善良的。

「那你是看完才能回得來嗎？」紅中問。

    「可不是嗎？在皮仔射精後，昇仔原本還要再幫他硬起來，再令他

爽一次，說要讓他死而無憾，後來所長來了，看了後覺得很不雅而制

止，再加上雄哥也覺得有些噁心，而且收假時間也快到了，宏大仔也

要回連部了，這才結束。」阿義如釋重負地說。

    「所長終於做對一件事了！那你現在要回連部了嗎？收假集合時間

快到了！」我隨口問。

    「對啊，不過要先拿便當盒，收完假後順便打飯回來。」阿義回答。

    紅中感覺奇怪，說：「晚餐應該由昇仔去打飯啊，怎麼是你呢？」

    「因為昇仔說要幫雄哥洗狗，所以叫我收假完後去幫他打飯回來，

所長也同意了，並叫我轉告你說：『昇仔原本該在打完飯後就輪替你上

哨，但會晚一點來。』好了，我不多說了，有點來不及了，我要趕回連

部了。」阿義拿了便當盒後匆忙地走了。

    「幹！昇仔又來這一套。雄哥也沒叫他去吃，他就在那裡雞婆現殷

勤，好去分一杯羹嗎！」紅中不爽的說。

    「也好，否則他打完飯後來值勤，我怕我會衝動而給他好看！」我

也不悅地說。

    「要不是你常勸阻我，否則我早就要教教他做人的道理了！你要給

他好看的時候，先告訴我一聲，我是不會給他好看的，而是要給他難

看！」紅中敵愾同仇地說。

「算了啦，說說而已，你還當真，若把事情鬧大，大家都倒楣。對

了，昇仔叫做許宗昇，『宗昇』，真像是台語所說的『畜生』！我們當兵

是越來越瘦，他卻愈來愈肥！」我惡毒的說。

    紅中開玩笑的說：「唉喲！平常很少聽你口出惡言的，今天真的是

氣到了嗎？」接著又壓低聲音說：「君子報仇，三個月不晚。我早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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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等到所長、宏大仔退休後，我變成所長時，我會想辦法把昇仔給

弄走的！」

    我岔開話題，問紅中說：「那時如果你在兩八據點，你會怎麼做？

是會制止呢？還是看熱鬧？」

    紅中認真想了一會兒說：「雖然兩隻狗大多是你和阿義去餵的，但

我和阿勇、黑妞也已有感情，我想我會和你一樣去制止的；若我是兩八

據點的弟兄，我可能就會看熱鬧，因為說實在的，剛才聽阿義在說皮

仔趴在黑妞身上時，我還真的很好奇，想知道皮仔到底有沒有上成？

但聽到打手槍的事時，我就覺得很齷齪，我應該會很不屑的。」

    紅中的話，像刺刀尖，猛然插入我的心頭，我想：「如果我不是和

阿勇、黑妞有感情，我會去制止嗎？而且我這次的軟弱的行為，像是有

效的勸阻嗎？唉！」

紅中看我不說話，碰我一下說：「你在發什麼楞？」

   我苦笑一下，轉頭去看黑妞，他水靈的眼中、濕潤的鼻頭，似乎充

滿著委屈；而阿勇呢？他夾著尾巴，似乎已無昔日的男子氣慨了！我

摸摸他們，感覺他們似乎在怨恨我：「袖手旁觀、拋棄了他們！」

    到了晚上，所長他們要去兩八據點吃退休宴，阿義是菜鳥，只得

站哨，而我自願留下值勤，並不是我清高、不吃狗肉，只是不恥某些人

的行為。

海上狀況平穩，只有遠處匪船的燈光點點，宛若繁星。這個航次，

我們兩個的家中都有寄東西來，吃著魷魚絲、餅乾，輕鬆的欣賞夜景。

我與阿義閒聊說：「會不會想家？」

「剛開始很想家，現在比較習慣了，這航次家裡還有寄衣服過來，

說天氣要變冷了，要注意健康。」阿義回答。

我深有同感的說：「的確，像我剛來馬祖時是冬天，天氣很冷，非

常不適應，就常常感冒。你還適應觀測所的生活嗎？」

    「其實觀測所還滿輕鬆的，如果不要遇到督導測驗的話；像我的同

梯在連部或別的據點就比較辛苦，不說別的，光是站個衛兵，都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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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裝。只不過我對有些人或有些事比較看不慣，這個話我不敢對別

人說，只敢對你說。」阿義有感而發。

    「對，話別亂說，以免惹禍上身。不過，別說是你了，就算是已升

上兵的我對很多事情也是看不順眼，只有慢慢熬吧，兵當久了，自然

就有福利了。」我開導他說。

    「像現在值勤的感覺就很棒，繁星、漁火、海浪聲！退伍後，我想

我會常帶我女朋友去海邊欣賞夜景的。」說著就翻出皮夾，拿出他女友

的照片給我看。

   「哦！和皮仔一樣，開始『起秋』了！」我開玩笑地說。

    「說到皮仔，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殺狗的嗎？」阿義忽然問我。

    這個問題，我倒是沒注意到，我問：「是怎麼殺的？」

    阿義說他回來經過兩八據點時，聽他們的人說的：「原本有人是想

用繩子勒死皮仔，結果反而在他掙扎時被咬了一口；想把他裝進麻袋，

用棒子打死，結果淒厲的哀叫聲，讓大家不忍再動手；最後兩六據點

有人會殺狗，請他來支援，只見他先摸摸皮仔的頭，然後一把捉住皮

仔的嘴巴，從腰後抽出榔頭，往皮仔鼻頭就那麼一下，只聽『唉』的一

聲，皮仔就昏死過去了！」

    就在我驚訝之餘，電話的鈴聲突然響起，害我嚇了一跳。我接起電

話，話端傳來兩八據點的衛兵聲：「余哥嗎？『周公』叫你一定要過來，

他說他已叫昇仔回去替你值勤了，他說你不來，那他就要親自過去把

你給捉來！」

    「周公」，本名叫周功佑，為一原住民，個性豪放，身材魁梧，體

能極佳，全連體能戰技第一，非常厲害。記得以前在後方基地時，我們

是睡通鋪，他就睡在我隔壁的隔壁，交情不錯，那時我是菜鳥，他是

一兵。有一次，我和另一菜鳥要把一箱手榴彈搬到彈藥庫中，感覺滿重

的，而且又有點擔心，因此走的很慢，剛好他跟在後面，擋住他的路，

他有點不耐，卻性格地說：「怎麼走得這麼慢，等一下多吃點飯！」然

後一下子就把那箱手榴彈上肩，幫我們扛去，令我既佩服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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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馬上過去。」既然是老兵的交代，又是「好康的」，不過去

總是不好意思。

    進到兩八據點的小交誼廳中，裡面好多人，連排長都在，一進去

就聞到一股香味。「小余，你到現在才來，罰你喝一杯！我剛才還在唸

你們所長，怎麼派你這個上兵在值勤，不給我面子！」周公微醺的說。

    「周公，謝謝你以前對我的照顧，祝你退伍愉快！」我趕忙拿起杯

子，想起周公以往的照顧，真的發自內心的祝福。

    「小余，我雖然是連上體能戰技第一名，但『手榴彈擲遠』這一項

卻輸你2公尺，實在是很不服氣！」周公又再提起這件事，周公在體能

戰技部分全部滿分，不過在「手榴彈擲遠」這項，他丟了 53公尺，我竟

丟到 55公尺，依規定只要丟到 50公尺就是滿分，雖然這項成績我們

的分數都一樣是一百分，但他就是不太相信。

    「你是實力，我是運氣啦，我有拜拜呀！」我每次都這麼回答。

    「以前你是菜鳥時，看起來那麼『肉腳』，想不到後來還滿厲害的，

我退伍後，你就是第一了！來吃吃看狗熊煮的料理，讚喔！」周公豪氣

的說。

    「不敢當，不敢當，謝謝，謝謝！」我實在承受不起他的讚美，趕

快接過紅中傳來的碗，碗中的湯汁裡有兩塊狗肉。

    我心想：「小小的一隻狗，竟然可以煮出這麼一大鍋。皮仔啊，你

安息吧！」

    紅中看我有些遲疑，小聲的開玩笑說：「報仇的時間到了！」

    其實我並不是不敢吃狗肉啦、不殺生啦、悲天憫人啦那種偉大者，

只不過是有些感慨、有些罪惡感。後來被歡愉的氣氛感染，再加上烹調

的技術太好了，而且非常好奇狗肉的滋味，心想這種機會搞不好一輩

子只有一次，於是一筷子就將狗肉送入口中，哇！那滋味真是太棒了，

罪惡感瞬間消融，還直誇味道真好！

    酒酣耳熱後，我有點醉意而先行告退，所長叫我順便帶些殘餚回

去餵狗，有些人說狗狗不會吃同類的骨頭，後來拿小白作實驗，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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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狗骨頭，結果他竟不吃；但有人說，小白老了，咬不動了；又有人

說，小白今天被皮仔的哀嚎聲嚇到了，所以不敢吃。不管如何，還是帶

回去吧，不然也是得倒掉。

    在走回到觀測所的坑道中，安靜極了，只聽到岩壁的滴水聲和我

的腳步聲。昏沈的腦袋聽到腳步聲，忽然聯想起孟子「五十步笑百步」

的寓言故事，我有資格去說別人嗎？我在想：

「匹夫不可奪志也」，是多麼難做到的一種堅持啊！

我到底是是「鄉愿，德之賊也」呢？還是「聖之時者也」的一種因應

與變通？

困境究竟是會激發人的光明價值呢？還是突顯出人的醜陋面？

我們到底是萬物之靈呢？還是披著人皮的禽獸？還是我們比禽獸

更禽獸？

唉！吃了這一餐的狗肉，令我的頭好痛，只不過是幾塊狗肉而已，

想那麼多幹嘛！搖搖晃晃回到觀測所，打開鐵門來到觀測所外面，阿

勇和黑妞已聞到香味了，立刻跑到我身邊向我搖著尾巴，我將今晚豐

富的剩餚到入他們的碗中，原本我還擔心他們不會吃，沒想到他們竟

狼吞虎嚥，我覺得這個場景似曾相似，驀然，兩八據點吃喝的場景浮

現眼前，原來我們大家都是一個樣，在感嘆之餘，不禁脫口而說：「吃

吧，好好地報仇吧！」

我坐在岩石上，看到兩隻狗兒吃的津津有味，一陣海風吹來，已

帶有秋的涼意。舉頭望海，波濤微興；秋高氣爽，繁星點點；夜幕低垂，

心漸沉靜。胸臆中的煩悶，似乎被大自然給滌清，酒精也已影響不了清

晰的思緒，這幾天在坑道中所讀的書竟主動出現腦海中，不自覺的吟

誦出《荀子‧勸學》來：「……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

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至此，振臂高呼，一掃陰霾，今晚定會有

個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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